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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回第七回  吃花酒猜拳行令　打茶圍尋事生風吃花酒猜拳行令　打茶圍尋事生風

　　話說賈銘們正在桂林房內閒談，只聽得房外笑語、腳步聲響，門簾啟處，步進一個男妝女妓。眾人見是月香，忙道 ：「 請
坐，請坐 。」月香請叫過眾人，又與桂林、雙林、文蘭彼此 問名招呼，就在陸書旁邊坐下。房裡老媽趕忙獻茶、裝煙。那跟月香
來的人拿了一根洋鏨銀頭尾烏木雕花桿子煙袋，上有紋銀洋鏨荷葉夾銀圈銀鼻銀荷包索玉色緞五彩盤金煙荷包，四根五彩穗須，裝

好了真仁和青絲煙，遞月香手內。月香銜在口裡。　　那人用水煙紙煤吹著，將旱煙點著。月香嗅了兩口，就將煙袋送到陸書口

裡。陸書接著連忙就嗅，覺得清香撲鼻，心曠神怡。

　　他們兩人眉目傳情，比昨日加倍親密。

　　那鳳林、巧雲聽見文蘭、月香來了，總到了桂林房裡。文蘭、月香看見他們兩人進房，立起身來招呼入座，彼此道過名字。桂

林向鳳林道 ：「鳳哥哥，過來吃煙。」鳳林道：「哥哥 你請，我過過癮了 。」桂林站起，將鳳林拉到牀邊坐下，道： 「吃兩口玩
玩：「鳳林睡下去，先打了一口煙敬吳珍。吳珍道： 「我吃了半會了，你老實些罷。」鳳林又請眾人吃煙，總說不 會。鳳林遂吃
了兩三口，讓吳珍調邊。鳳林睡到這邊來，打了一口煙敬吳珍，然後一遞一口吃。

　　穆竺坐在房裡，看見他們爬起睡倒，在那小盒內挑的彷彿膏藥肉，在燈頭燒了吃，不知吃的什麼煙，又不好問，癡呆呆坐在房

裡。看見方桌上擺了一張矮紅漆幾子，上面擺了一件物事，又不像個木頭盒子，又不像個小亭子。頂上同四角共有五個黃亮亮的彷

彿小銅蠟燭，面前兩根黃亮亮的銅柱子，一塊玻璃裡面是塊鏨花貼金黃銅，中間圓圓的（一）塊白磁，當中一個小洞，有兩根針晃

晃轉轉。那白磁周圍有些直直彎彎的黑痕子，又不像字，又不像符。又聽得那裡頭滴滴落落，好像是打騾櫃聲音。穆竺正在心裡躊

躇，不知是件什麼物事，驀聽得那裡面叮叮噹當響了十一聲。

　　只見三子走進房來，將八仙桌上擺的物件搬到梳桌上，同老媽將方桌抬到中間，捧了四個茶食碟子、進房擺在桌上，重新換了

茶，擺好椅座。桂林們邀請月香、文蘭並六位老爺隨意拈拈。賈銘道 ：「我們腹中尚飽，才吃過早點，相應月弟媳同 文相公老實
些罷 。」桂林們將月香、文蘭拉了坐下。桂林抓了 些瓜子、蜜棗敬他兩人。巧雲又將雞蛋糕奉敬雙林，又敬雪果。
　　鳳林睡在牀上打煙，拗起身來道 ：「二位姐姐，請老實些，恕 我不敬了 。」文蘭道：「姐姐請過癮，不要打岔。」月香道：
『「鳳姐姐是有福氣人，吃的萬壽膏 。」鳳林道：「姐姐說笑 話了，我們被這件東西總坑死了 。」說著又睡下去打煙去了。 月香
剝了些瓜子仁，趁眾〔人〕不防備時，悄悄遞在陸書手內。

　　他們用過茶食，碟子有人收過。文蘭就坐到牀邊。吳珍看見他的臉色，知道他是吃煙的，遂起身來道 ：「文相公，我這裡讓
你吃兩口 。」文蘭也不推辭，就睡下去，與鳳林對槍。賈銘們 與雙林們談笑詼諧，只有穆竺一人呆立不言。此刻鍾打兩下，〔三
子〕進房回吳珍道：「吳老爺，菜已來了，還是擺，還是緩些？」吳珍道 ：「既來了，就擺罷。」三子答應，同打雜的 抬了一張
圓桌面子擺在八仙桌上，擺了十二張椅座，十二雙杯箸，擺好圍碟，燙了兩自斟壺百花酒放在桌上。

　　吳珍邀請眾人入座。賈銘道 ：「圓桌不分上下，陸兄弟是 月相公相陪，不必說了。穆兄弟是遠客，文相公是請來的，相應就
陪穆兄弟。袁兄弟、魏兄弟歡喜那位就同那位坐 。」他就拉著鳳林道 ：「我同你坐罷。」魏璧道：「巧相公同我坐罷。」 袁猷道
：「桂嫂子是有主顧了，雙相公是壞蠶豆，同我坐罷。」 賈銘道 ：「不是我們不巴結雙相公，怕他太紅。要烙人呢。」 雙林道 ：
「今日初會就拿我細娃子評味，回來再說罷。」桂林 向吳珍道：「我們老夫老妻沒有謙遜了，老實些坐罷。」大家總入了座。
　　穆竺還站在那裡，文蘭道 ：「穆老爺請坐。」袁猷道：「 兄弟，你請坐。愚兄才在天井裡同你說過，我何能把苦你吃呢？
　　」吳珍將穆竺拉了坐下，文蘭與穆竺並肩而坐。穆竺臉漲得通紅，心裡跳跳的，生怕靠著文蘭。要想到右邊讓讓，那知右邊又

是雙林，弄得穆竺侷促不安。那房裡老媽看見穆竺這般伸伸縮縮的模樣，道 ：「穆老爺，不是我代文相公說，人粗俗些， 你老爺
包含，吃過酒，我代你老爺做媒 。」穆竺聽了，急道： 「我已經定了，業已看了七月裡年庚就娶。如今我就為娶親才 上揚州來買
零碎東西，我何能又定一個呢？」眾人一聽，總忍不住哂笑。

　　桂林與眾姊妹謙遜敬酒，你謙找遜。桂林遂執著酒壺道：

　　「在我房裡，有僭眾位姐姐，我先敬了。」普席斟了酒。桂林 端起自己酒杯先飲乾了，候著眾人將酒乾了，才將酒杯擺下，又
將普席酒杯斟滿。鳳林們各將果碟敬過，又各敬過了酒。桂林道 ：「還是我僭各位姐姐敬拳。」每人猜了三拳，各有輸贏， 互相
請底，罰酒罰唱。獨有穆竺不肯猜拳，連猜瓜子總說不懂，拳到他面前，他情願吃一杯酒，眾人也不好強他。文蘭、月香、鳳林、

雙林、巧雲總敬過拳，也有輸了吃酒的，輸了唱曲的。

　　上了一個菜，眾人略吃了些。吳珍道 ：「猜拳殊覺沒趣，我們 行個令玩玩，賈大哥同四位兄弟意下如何？」賈銘道 ：「行令
最妙，也要雅俗共賞。但不知還是連他們相公，還單是我們呢？」吳珍道：「我們六人各行一令，比如我的令行終，桂相公敬個小

曲；大哥的令行過，請教鳳相公一個小曲。照樣挨行，豈不有趣？」大眾齊聲道好。穆竺並不嘖聲。吳珍道 ：「穆兄弟 怎樣？」
穆竺道 ：「我不識得什麼令不令，老實些喝杯酒罷。」 眾人道 ：「既是穆兄弟不行令，我們公敬一大杯。」喊人取了 大杯斟滿。
穆竺並不推辭，一飲而乾，眾人贊道 ：「海量。」 請吳珍行令。
　　吳珍飲了一杯令酒道 ：「一個《水滸》人綽號，一句四書， 一句六才，要串意。如說不出及說錯者，均罰一大杯 。」眾人 道
：「請教。」吳珍道：「玉麒麟子哭之慟，那管衫袖兒搵濕重重淚 。」眾人贊好。桂林唱了一個《軟平調》，其詞曰： 畫梁對對
翻新燕，桃紅似火，柳綠如煙。對菱花，不覺瘦損如花面。盼歸期，雁杳魚沉書不見。 滿懷 春恨，愁鎖眉尖。奈何天，賞心樂事
誰家院？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

　　桂林唱畢，眾人喝采。吳珍道 ：「這些檯面小曲，我們都聽厭 了，回來那個再唱，罰他一大杯酒 。」眾人道：「有理。」 輪
到賈銘說令，賈銘道 ：「聖手書生，威而不猛，筆尖兒 橫掃五千人 。」大眾贊好。鳳林喊人遞過琵琶，將弦和准，唱 了一個《疊
落》，其詞曰：

　　我為你把相思害，我為你把相思害。哎喲我為你懶傍妝台，傷懷我為你夢魂常繞巫山、巫山外。我為你愁添眉黛，我為你愁添

眉黛。哎喲我為你瘦損形骸，悲哀我為你何時了卻相思、相思債。

　　鳳林唱畢，眾人喝采。有人將琵琶取過。吳珍道 ：「鳳相公可 算善灌米湯了，不曉得將為那個害的相思，今日在我們賈大哥
跟前賣虛情 。」鳳林道：「吳大爺，你不必在這裡瞎挑眼，有句話我若告訴桂姐姐，只怕同你就不得好開交了 。」賈銘道： 「不
必說這些敲弓擊弦的話了，袁兄弟快些說令。」 袁猷道 ：「花和尚先修其身，不禮梁王懺。」眾人贊好。 雙林唱了一個《滿江
紅》，其詞曰：

　　俏人兒，我愛你風流俊俏，豐雅是天生。我愛你人品好，作事聰明，說話又溫存。我愛你非是假，千真萬真，夙世良緣分。易

求無價寶，真個少。難覓有情人，何日將心趁？我有句衷腸話，欲言我又忍，不知你肯不肯？欲言我又忍，不知你肯不肯？

　　雙林唱畢，眾人喝采。吳珍道 ：「雙林相公你不必煩，我們袁 兄弟肯而又肯，包你今日趁心就是了 。」賈銘道：「趁心不趁
心回來再講，工夫各自忙。陸兄弟說令。

　　陸書道 ：「浪子鑽穴隙以相窺，不想姻緣想什麼。」眾人 贊好。賈銘向月香道 ：「你可聽見我們陸兄弟的肺腑話了？」 月香
微微一笑， 喊跟來的人遞過琵琶，將弦和准，唱了一個 《劈破玉》，其詞曰： 
　　俏人兒，忘記了初相交時候。那時節，你愛我我愛你，恩愛綢繆。癡心腸實指望天長地久，誰知你半路途中把我丟，你罷休時



我不休。貪花賊，負義囚，喪盡良心騙女流。但願你早早應了當初咒。

　　月香唱畢，琵琶有人取過。吳珍道 ：「月相公這個小曲唱的掃 興，我們陸兄弟豈是這等薄情人，要罰你一大碗酒 。」月香
道： 「怪我唱的不好，實是量窄。」要求推情。眾人道：「這人情 非陸兄弟不能講 。」陸書道：「他唱的不好，再罰他唱個好
的。 」賈銘道：「陸兄弟捨不得把酒他喝，便宜他了。」月香道：
　　「諸位老爺不必哇咕。我唱二黃賠罪。」袁猷道：「你揀拿手 唱罷 。」忙喊污師坐在席旁，拉起提琴。月香取過琵琶將弦對
準，月香遂唱道：

　　林黛玉悶懨懨心中愁悶，聽窗外風弄竹無限淒涼，喚紫鵑推他窗且把心散。想當初進榮府何等鬧熱，與寶玉日同食夜同炕枕，

他愛我我愛他一刻難離。癡心腸實指望終身有托，到如今均長大男女有別，見了面反說些虛言套話。平白的又來了薛氏姨媽，他有

女名寶釵容貌端莊，說什麼金玉緣可配鸞鳳。癡寶玉聽人言心生妄想，可憐我苦伶仃早喪爹娘，無限的心中苦難訴衷腸。奴只得常

垂淚暗自悲傷，最可恨王熙鳳拆散鴛鴦。

　　月香唱畢，眾人喝采。昆琶有人取過。污師退往房外去了。

　　眾人催著魏璧說令，魏璧道 ：「我不說，吃杯酒罷。」吳 珍不肯，再三催促。魏璧道 ：「托塔天王，每月五更清晨起， 勾引
張生跳過粉牆 。」眾人笑道：「魏兄弟，你要罰多少？」 魏璧道 ：「我並未說錯，因何要罰？『托塔天王』是晁蓋的綽 號，『每
日五更清晨起』，難道不是句書？『 勾引張生跳過粉 牆』，難道張生不是《西廂》上人？」賈銘道 ：「魏兄弟，你 不必強辯了。
晁蓋不在天罡地煞正傳之內，然而這係《水滸》人還可將就。這『每日五更清晨起』，是後人撰的《女兒經》，並不是四書，該罰

一大杯。這『勾引張生跳過粉牆』，是那唱的《鮮花》上的，並非六才詞句，又該罰一大杯 。」魏璧道： 「理當尊命，兄弟實是
量窄，不能吃。」巧雲道：「我代一杯 罷 。」吳珍道：「本來派你一個小曲，如此你又要代酒，你必 須串個小曲，我們才能依呢
。」巧雲道：「謹遵台命。」魏璧 道 ：「兄弟喝一小杯罷。」賈銘道：「魏兄弟執意不肯多飲， 相應說個笑話罷 。」眾人道：
「如此甚好。」巧雲道：「串得 不好，眾位老爺包含 。」遂架籌出席，拿了一條綠洋縐金夾繡五彩鳳穿牡丹手帕，串了一個「二
八佳人巧梳妝」。串畢，眾人喝采。巧雲入席，銷了籌，飲了一大杯。

　　眾人催著魏璧說笑話，魏璧道 ：「說得不發笑，諸位哥哥 莫怪 。」眾人道：「玩意兒，那個怪你？快些說罷。」魏璧道：
「獻丑。」眾人道：「洗耳恭聽。」魏璧道： 假斯文朋友在路途相遇，一揖之後，這個問道：
　　「兄呀，近日有甚佳句？」那個道：「前日有個朋友托我撰副對句，他是父母雙全，一妻數妾，要在對句內包羅闔家歡的意

思。我就將『天增歲月人增壽，春瞞乾坤福滿門』那副春聯改了數字，是『爺增歲月娘增壽，妻滿乾坤妾滿門』，可是將闔家歡包

在其內了？

　　這個人拍掌大笑道 ：「足見斯文有同心，前日家母六 十壽辰，各色齊備，只少一副壽聯。我兄弟又不屑求人，也是將這副春
聯改了兩字，是『天增歲月娘增壽，春滿乾坤父滿門』 。」 
　　眾人聽了，哈哈大笑道 ：「好個『父滿門』。」魏璧將一小杯 酒飲乾。
　　眾人道 ：「魏兄弟不行令，我們要公敬一大杯，請文相公 唱個小曲 。」穆竺仗著酒量好，端起大杯一飲而乾。文蘭道： 「派
到我獻丑，唱得不好，諸位老爺包含。」賈銘道：「不必 說這些了，快些唱罷 。」文蘭唱了一個《剪剪花》，其詞曰： 姐在房中
悶沉沉，〔煙〕癮來了沒精神， 真正坑 死人。呵欠打了無計數，鼻噴連連不住聲，兩眼淚紛紛。四肢無力週身軟，咽喉作癢肚裡
疼，彷彿像臨盆。

　　欲要買土無錢鈔，欲要挑煙賒閉了門，煙灰吃斷了根。

　　那位情哥同我真相好，挑個箬子救救我命，殘生同他關個門。

　　文蘭唱畢，眾人贊好。袁猷道 ：「文相公那一天脫了煙，我挑 一大盒子來讓你吃，好同我關門 。」文蘭道：「單是你會說。
」 將眼一瞟。
　　雙林道 ：「你們這個令甚是有趣，我也想了一個，不知用 得用不得？」賈銘們聽了，詫異道 ：「請教，請教！」雙林道：
「及時雨迅雷，又驚又愛。」賈銘聽了連聲贊好道：「文簡意 串，敏捷之至。我們肉眼不知你有些奇才，可謂埋沒英才，要公敬一
大杯。我們大眾陪你一大杯 。」忙喊人取了些大杯，自 己拿過自斟壺來，斟了一杯遞與雙林。說著立起身來，將大杯接過，又在
賈銘手內將酒壺奪過，在各人面前斟了大杯。大眾陪著雙林飲乾。吳珍又吃了一杯圓令酒，然後賈銘、袁猷、陸書、魏璧每人出了

一個令，挨次行終。

　　鳳林、桂林、雙林、巧雲、月香每人唱了幾個小曲。文蘭唱了一個《寡婦哭五更》，唱畢，眾人喝采。袁猷向文蘭道：

　　「我聽見人說你有個什麼《常隨歎五更》，又時新又好，我們 今日要請你唱與我們聽聽 。」文蘭推說不會。袁猷定要他唱，
他叫鳳林、月香兩人各將琵琶彈起，又囑污師坐在席旁拉起提琴。袁猷用一雙牙箸、一個五寸細磁碟子，在手中敲著，催促文蘭

〔唱〕《歎五更》。文蘭道 ：「唱得不好，諸位老爺、眾 位姐姐包含 。」眾人道：「洗耳恭聽，文蘭遂唱道： 一更裡，窗前月光
華，可歎咱們命運差，受波查。

　　跑海投不著主人家，背井離鄉遠，拋撇爹和媽。悔當初不學耕和稼，南來北往全靠朋友拉，行囊衣服一樣不能差。我的天呀！

顧不得含羞臉，只得把薦書下。

　　二更裡，窗前月光輝，可歎咱們武藝灰，派事微。

　　初來吃的合漏水，問印無我分，馬號沒我為。流差問了充軍罪，押解囚徒上下跑往回，犯人動怒，笑臉相陪。我的天呀！就是

長短解，我也不敢將他來得罪。

　　三更裡，窗前月光寒，可歎咱們跟官難，好心煩。

　　百般巴結派跟班。煙茶新手捧，彎腰帶笑顏。有種官府愛嬉玩，朋友都恥笑，哇咕言煩雜。自己心中氣，不好向人談。我的天

呀！說什麼少屁中龜老討飯。

　　四更裡，窗前月光圓，可歎咱們抓不住錢，碰官緣。派了門印有了權，衣服時新式，書差做一聯。五煙都要學周全，女妓、小

旦日夜纏綿。浪費銀錢，忘記家園。我的天呀！碰釘子，即刻就把行李卷。

　　五更裡，窗前月光沉，可歎咱們不如人，苦難伸。

　　打了門子派差門，接帖回官話，時刻要存神。差來差往鬧紛紛，終朝忙碌碌，四處喊掉魂。門印尋銀子，看見氣壞人。我的天

呀！不是大煙累，久已別處滾。

　　天明窗前月光遲，可歎咱們落台時，苦誰知。住在寓所怎支持，行囊都當盡，衣服不興時。煙癮到了沒法施，想起妻和子，不

覺淚如絲。尋朋告友，沒處打門子。我的天呀！難道跟官人，應派流落他鄉死？

　　文蘭唱畢，眾人齊聲喝采 ：「妙極，妙極！」鳳林、月香的琵 琶有人接過。袁猷將牙箸、圍碟仍放桌上。污師拿著提琴退往
房外去了。眾人斟了一大杯酒，公敬文蘭，每人又吃一大杯賀曲。鳳林、月香每人又唱了一隻大曲並西皮二黃。

　　眾人總有幾分醉意，說道 ：「我們拿飯吃，晚間再鬧罷。」 大眾用了飯，揩過手臉，散坐吃茶。吳珍、桂林仍睡到牀上過
癮。穆竺定要先走，吳珍款留不住。袁猷道 ：「他既要去，二 哥讓他去罷 。」穆竺聽了，也未辭別眾人，連忙去了。吳珍見 穆竺
已去，就拿出一張六折票子代文蘭把了江湖禮，又把了一張二千文錢票與文蘭，辭別去了。袁猷向吳珍代穆竺道謝。

　　鳳林悄悄將賈銘拉到他房裡。賈銘看見雖沒什麼擺設，收拾得十分潔淨。壁上掛了四幅美人畫條，一副黃蠟箋紙對聯，上寫

著：



　　鳳鳥和鳴鸞率舞　　　　　　　　林花爛熳蝶常飛上款是「鳳林女史雅玩」，下款是「愛花生書贈」。鳳林邀請賈鉻坐下，喊

老媽烹了一壺濃茶來，親自取了一個五彩細磁茶缸，斟了大半茶缸子，恭敬賈銘。又叫老媽將燈開了，請賈銘吃煙。賈銘道 ：「不
會。」鳳林道：「吃一兩口解解酒。」將 賈銘拉到牀上睡下，鳳林打了一口煙，敬賈銘吃了。賈銘道：
　　「我不會吃煙，此刻吃了一口，覺得比桂相公房裡的煙香些， 是何道理？」鳳林道 ：「找是前日有個客送我些大土，我攙著
煮的，故而香些。你再吃一口 。」賈銘又吃了一口，覺得酒竟 散些。問鳳林道 ：「你家有何人？」鳳林默然不答。賈銘再三 追
問，鳳林歎了一口氣道 ：「賈老爺，你莫笑。我自幼母親早 喪，我父親貪酒好賭，將我許與堂名裡梳頭的藍四娘家做養媳。
　　七歲將我帶到清江教習彈唱，我不肯學，也不知挨了多少打罵。

　　我家婆在清江開門，家裡有十幾個伙計。十三歲時就逼我做渾生意，也不知代他家尋了多少銀子。只因我家大伯同我丈夫又嫖

又賭，又吃大煙，亂同家裡相公睡覺，鬧了許多把戲，打了幾場惡官事，累下一千多銀子債來，門不能開了，逃回揚州。

　　現在我家婆同我丈夫、大伯租了人家半間披房，每日要四五百文費用。我在這裡雖說是分帳，是借的印字錢做的鋪蓋。我在清

江，首飾、衣服當盡。現在每日要打印子錢吃早茶、戴花、胭脂粉、零用，又有幾口倒頭煙。家裡每日鬧著要錢，我來的日子又

淺，身上又沒有熟客，叫我如何敷衍得過去？」說著，淚珠欲墜。

　　賈銘道 ：「我看你雖落風塵，卻無煙花俗態。不必性急，自有好處。如不棄嫌，我的意思想來巴結，不知你意下如何？」 鳳
林道 ：「你老爺樓梯子高，我腳大臉丑，恐怕巴結不上。」 賈銘道 ：「這些話我都聽厭了，如若同我結個線頭，一切玄事 我還可
以幫忙 。」那房裡高媽正在裝水煙，遂道：「我們這鳳 相公人是極好的，但是初來，家累又重，你老爺與他結個線頭，就是他造
化了 。」賈銘道：「我們是對面成交，不要你說現成 話，明日又說要謝媒，放我的差了 。」高媽道：「那有個新娘 子走上轎
的？」

　　正在房中談笑，只見陸書挽著月香的手走進房來。陸書道：

　　「大哥談到好處，我們不該來取厭的。」鳳林趕忙起身道：「 陸老爺、月姐姐請坐 。」高媽裝煙獻茶。賈銘道：「我同鳳相
公談談他的家務，說來甚是可憐 。」鳳林請陸書、月香吃大煙。 兩人總不肯吃，仍叫鳳林睡下過癮。又談了些閒話。
　　三子走來道 ：「吳老爺請賈老爺、陸老爺、月相公們用下 午 。」鳳林叫老媽將煙燈收起，邀請賈銘、陸書、月香到桂林 房
裡。眾人用過點心，閒談取笑。晚間點了蠟燭，擺下杯箸、圍碟，仍照各人陪各人原坐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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